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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儿 本 是 心 里 的 话
季国平（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编者按：中国戏曲学会于 2013 年 8 月 25 日在宁夏银川举办“西部风情与人性的深度表达——秦腔《花儿声声》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为《花儿声声》颁发“中国戏曲学会

奖”。来自北京、省外和宁夏的专家学者 40余人与会并展开热烈的讨论。现选取会议论文中的 5篇，择要发表，以飨读者。

秦 腔《花 儿 声 声》讲 的 是 一 个“吊

庄”的故事。吊庄，即把百姓祖祖辈辈

聚集的那个“庄”，从本不适宜居住的

这个地方（多为深山或荒漠），整体地

“吊”起来，安放到另一个适宜居住的

地方（或为平原水乡）。其实就是集体

或称村庄整体搬迁，为政府的一项惠

民工程。而将此举名以“吊庄”，颇显

洒脱俏皮！不知出自哪位高人之口。

不难看出，这有点“命题作文”的味

道。写作这样的题材，稍不留神，就会

陷入描写工作过程，讲乡干部、村干部

如何走村串户，挨家动员，村民开始如

何不愿搬家，经干部带头并说服动员之

后，欢天喜地搬入新居。这样或类似这

样 提 出 问 题 、解 决 问 题 的 戏 ，时 有 所

见。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道理说得明白

（其实不说也明白），而戏之兴味索然。

《花儿声声》则不然。她写人，不同寻常

的人；写情，不同寻常的情，并进而透视

出某些哲理意味。

戏仍始于搬迁。而搬迁开启了一

个白发婆婆思绪的闸门。往日的人、往

日的事、往日的情、往日的爱，本久储于

胸，而今便如潮水般哗哗奔泻开来。那

一桩桩、一幕幕的重现，以主人公的刻

骨铭心，深深摇撼着观众的心魄。17 岁

的少女杏花是六盘山下唱“花儿”的歌

王，因深爱同是唱“花儿”的能手憨厚汉

子老五，心甘情愿嫁到这个“天旱地旱人

心旱”的小村马莲沟，喝着难以下喉的

咸苦的水，伴着旱不死的胡杨、马莲草，

生活了 60 余年。

“吊庄，吊庄，马莲沟成了火中金凤

凰！”少年男女们这样无牵无挂亦无忧

地唱着。老杏花遇到了大于生与死的

难题。不走吗？这个村中，连鸡带狗都

搬迁走了。走？这里的丝丝缕缕，都是

她心头血脉，眼中有 60 年相看两不厌的

马莲、胡杨，耳畔有或长歌或短调早已

铸成其灵魂的“花儿”！还有，她一旦走

后，那两个冤家夜夜“归来”，到哪里去

认家门……

戏令人有所感，并有所思。它昭示

人们，弃旧图新竟是这样的艰难；美好

和痛苦，竟是这样的孪生般相伴随。让

人不由联想起自然界中某些事物。如蚕

儿、蝉儿，在它们短促又漫长的生命过程

中，要一层层脱皮，不脱皮长不大，不脱

皮难成“正果”，特别是从蛹到成虫的那

一脱，称之为蜕变。当形容某种苦难时，

俗语云，“不死也脱层皮”，可见脱皮是痛

苦的。人间世事亦莫不如此。村里人

都亲眼见过，当初大搞农业合作化时，

有人敲锣打鼓，有人哭泣；等 20 多年后

合作化解体时，仍有人敲锣打鼓，有人

哭泣。《花儿声声》触及到此，正是它的

深刻处。杏花形象为戏剧人物画廊又

添新人。剧中的那个庄稼汉子老五，也

够活灵活现。那个知识分子“眼镜儿”，

更是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主 创 者 无 疑 也 深

深动情了。或者说，是这个惯见的搬

迁的“酒杯”，深深浇中了主创者心中

的“块垒”。换言之，是把“要我写”实

实 在 在 地 变 成 了“ 我 要 写 ”。 这 样 一

来，就不是表面地描摩事件的过程，而

是调动自己的生活库存和感情积累，

真正进入了符合规律的艺术创作的境

界。从现在的戏剧生态来看，命题作

文大量存在，因接受任务而创作比比

皆是，艺术规律姑且不言，反正从业者

总要面对，此剧于这方面所提供的经验

可以借鉴。

谈及此剧的成功，便要谈到导演张

曼君和主演柳萍不同寻常的合作。前

者是“新世纪杰出导演”之一，后者是秦

腔“四大名旦”之一，新近因演出《花儿

声声》获“二度梅”奖。二人“联姻”，既

是她们惺惺相惜，又赖于《中国戏剧》主

编赓续华的成功“保媒”。时在 2011 年 7

月初，赓主编于宁夏大厦主持召开了一

个剧本讨论会。到会者有龚和德先生、

安志强先生等七八位。赓主编开场白

说，今天约诸位来，是请大家为柳萍院

长负责的宁夏秦腔剧院正要排的一个

戏——《勾魂的花儿》（后改名《花儿声

声》）拿拿主意，看这个戏值不值得搞下

去……在赓一旁坐的是柳萍，柳对面坐

的 是 特 意 从 天 津 邀 请 来 的 张 曼 君 导

演。后来我得知，其时深谙梨园行情

的赓主编早有主见：要想成就此戏，除

非张曼君。所以柳萍才那样与曼君初

次会面之下，便一口咬定，及至牵衣扯

袖，立马就要签下合同，西北女子之爽

快一览无余。而在赣南“采茶调”浸泡

中起家，后又几经修炼的曼君，似乎一

下 子 也 迷 上 了 六 盘 山 下 灼 灼 独 秀 的

“花儿”，两位相互久慕的艺术家一南

一北就此牵手了。后来便是长达 80 天

的合作，这样的排练周期为时下少有

或仅有。在排练过程中，这位柳主演

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位张导演无情又多

情地“折磨”，生生掉肉 21 斤！动情之

下 ，柳 萍 赠 与 曼 君 一 个 雅 号—— 张 魔

头，“魔头”呢，也在那里更无情地“折

磨”着自己，除了那 80 天的摸爬滚打之

外，更有那苦索冥思次次皆亲身参与

的剧本 7 易其稿为证。

这，才有了《花儿声声》。

以贫困地区人口迁移的惠民工

程为题材背景，创作排演出这样一

出好戏，着实令人惊喜。一场“这是

我的土”的集体舞，把农民对土地的

渴望生动、强烈地表达了出来。接

着是求雨，表现农民对水的渴望，也

非常精彩。而最动人的是描写女人

对爱的渴望。干旱在这出戏里具有

双重指向，一是自然界的、显在的，

另一是心灵的、情感的，是潜在的，

又是这出戏最根本的东西。从这儿

演化出两个戏剧场面来，就是杏花

与 她 丈 夫 老 五 以 及 她 与

水利员“眼镜儿”的两场

情 感 对 手 戏 。 核 心 人 物

杏花是六盘山地区的“花

儿王”，她人美，歌声美，

情感丰富热烈，然而缺少

爱 。 这 是 恶 劣 的 生 存 条

件 造 成 的 。 她 丈 夫 老 五

把 精 力 都 用 在 种 地 、求

雨、找水上了，理会不了

她 的 浓 情 蜜 意 。 小 知 识

分 子 水 利 员 的 斯 文 、健

美，令她欢喜不已，激起

了 她 久 被 压 抑 的 情 欲 。

求爱时，两人端着椅子一

追一躲。“我是知识分子，

还没有改造好”“我是来

接受再教育的”等“眼镜

儿”与杏花的对话令人啼

笑皆非。“眼镜儿”不是白

痴，刚到村里就从一群女

性中发现了杏花，称之为

“渴不死的灵芝草”。紧

要关头，他抱起了“灵芝”

又把她放下了，没忘记知

识 分 子“ 要 夹 紧 尾 巴 做

人”。这里，生命萎蔫与

道 德 持 守 难 解 难 分 。 老

五与“眼镜儿”这两个男人，就在“与

天斗其乐无穷”的号召下，从没有水

的地方找水，遭遇塌方，双双活埋在

地下，成了杏花永远的伤痛。她以

余年陪伴着他们，白天去坟地给他

们唱花儿，黑夜里等他俩一前一后

来同她说说心里话，就这样一直到

老，“人鬼情未了”。杏花生怕搬迁

后 他 们 找 不 着 家 、割 断 了 这 份 情 。

这是她成为马蓬沟钉子户、成为最

后 一 名 搬 迁 者 的 历 史 心 理 根 据 。

容易写得干巴巴的惠民工程，由于

剧作者写出了人的命运，写出了生

命 的 种 种 渴 望 ，使 得 戏 好 看 且 动

人。

柳萍饰杏花，李小雄饰老五，张

涛饰“眼镜儿”，都是成功的角色创

造，演得旗鼓相当。而柳萍是格外

出挑的。演杏花这个角色难度太大

了，要从十七八花季少女演到七八十

岁老奶奶。在多次“闪回”中，柳萍不

但准确地把握了角色不断变化着的

身姿、心态，还演出了这个“花儿王”

既淳朴又带点野性的浪漫气质。王

玲的人物造型设计也为这个角色增

光添彩。当新娘时的大红

花袄、梳大辫儿；当嫂时的

白底蓝花袄（蓝袖口）、梳

后髻又留一绺大发在右；

送两个男人“上路”时的蓝

底白花袄（白袖口）、齐肩

短发。3 种不同的造型处

理都紧扣着人物和情境。

由于服装用料讲究，剪裁

合度，花纹都是手工刺绣

的，提高了现代戏人物造

型的装饰性，强化了杏花

形象的美。

《花 儿 声 声》还 给 我

一 个 印 象 是 演 出 的 整 体

感 很 强 。 黄 在 敏 先 生 称

赞 这 出 戏 是 充 分 发 挥 表

演 魅 力 的 导 演 戏 剧 。 整

体 感 或 者 叫 做 演 出 的 有

机 整 体 性 正 是“ 导 演 戏

剧”的必备素质。用好舞

台 美 术 对 于 整 体 感 至 关

重 要 。 背 景 的 主 体 形 象

是枝杈繁密的大树，光秃

秃没有一片树叶，这是干

枯的象征。“文革”劳动场

面，树干上绑着多个高音

喇叭，背幕铺满红光。这

些 例 子 都 可 以 说 明 导 演 善 于 发 挥

造 型 语 言 的 表 现 力 。 转 台 的 运 用

使 场 面 转 化 相 当 流 畅 。 舞 台 右 侧

的 土 炕 是 杏 花 的“ 现 在 ”空 间 ，以

大 树 为 背 景 的 中 心 演 区 则 是 杏 花

变 化 着 的“ 过 去 ”空 间 ，在 导 演 的

掌 控 下 ，演 员 跳 进 跳 出 ，既 有 时 空

灵 活 性 ，又 有 情 节 连 贯 性 。 群 舞

场 面 除 了“ 这 是 我 的 土 ”排 得 好 之

外 ，求 雨 与 下 雨 两 场 也 排 得 好 ，只

是 掘 井 塌 方 这 个 场 面 还 缺 少 震 撼

力 。 我 希 望 这 出 戏 继 续 加 工 ，唱

响全国。

看了《花儿声声》很是惊讶，作为中

国近代当代戏曲“百戏祖庭”的秦腔艺

术，有如此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生

命力，令人欣喜。这部现代戏取得了很

高的艺术成就，我简单谈两点感受：一

是柳萍的表演，二是张曼君的导演。

一，柳萍。听说过，没见过。但是

看了戏，方才领略了她高超的艺术创造

能力和演唱魅力。一般情况下我们常

用“唱做俱佳”来描述概括一个好演员，

但是这个词语对于柳萍来说，总觉得还

不够；她好像应该在唱做俱佳之上。唱

做俱佳似乎只是演唱功夫技术的水平

水准，在其之上应是艺术形象塑造的

真实性、生动性和准确性。柳萍做到

了。这出戏的开场有双重悬念：第一

是，全村都搬迁了，80 岁的老奶奶（杏

花）不搬，她一直背对观众就那么坐了

很久，观众推测她一定会有动作有戏；

第二，果然，“钉糟木头烂也不搬”，只

半句唱，响遏行云，韵味十足，四座皆

惊；一个步履维艰的老太太正面出现

在我们面前。稍顷，舞台上如变戏法

一 般 ，老 太 太 变 成 了 一 个 花 枝 少 女 。

这个少女火辣野性、纯真妩媚、执着直

率 、风 骚 无 限 、风 情 万 种 、勾 人 心 魄

——柳萍通过她的身姿、步态、手法、

表情、唱腔、台词，在瞬间完成了一个

老人向少女的转变，在短短几分钟内

完成了一个西部少女“花儿王”的独特

的“这一个”的形象塑造。这种艺术表

现能力和人物塑造能力，真是令人叹

为观止！依我的看戏经验，迄今为止，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艺术家在同一部戏

里，在同一个人物形象身上（少女、少

妇、奶奶），以闺门旦、花旦、青衣、老旦

4 种行当应工；而且，每个行当都扎实、

熨帖、得体。柳萍是当今戏曲舞台上

不可多得的优秀艺术家。

二、张曼君。我对她的一个未必恰

当的感觉是，她是戏曲的“救世主”，她

是为戏曲现代戏而生的。戏曲现代戏，

舞蹈动作和程式动作一直是创作的难

点。但是，只要有了张曼君，难点就会

克服，奇迹就会出现。例如《十二月等

郎》中，她创造了大量的新的表现当代

生活的戏曲舞蹈动作：投票舞、家书舞、

灯笼舞、二胡舞，对现代戏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花儿声声》在导演方面的第一个

成就，是彻底的歌舞叙事，彻底的歌舞

化，彻底的程式化：如第一场的“吊庄

舞 ”、第 二 场 的“ 轿 子 舞 ”、老 五 的“ 马

舞”、野地洞房的“红绸舞”、第三场土改

“这是我的土”的群舞、第四场的“接雨

舞”、第五场下透雨后的“雨中舞”、第六

场工地抢险的“群舞”（群雕）等。流畅

贯穿，美轮美奂。

导演的第二个成就是创造了新的

戏剧时空观念。《花儿声声》的时空自

由与我们平时所说戏曲的时空自由不

大一样。这里隐含着导演的独创性。

平时我们说的时空自由，如一个圆场

十 万 八 千 里 ，一 声 梆 子 过 了 三 更 天 。

明显带有某种暗示性说明性。《花儿声

声》的时空自由，比传统戏曲更彻底更

大胆更富创造性。这个戏用倒叙手法

讲 故 事 ，由 傻 良 、小 花 、奶 奶 共 同 讲

述 。 过 去 、现 在 、家 里 、家 外 ，随 时 进

入、直接进入、穿插交织，有时，不同的

戏剧空间、不同的事件空间合演一处；

有时，讲述者（还没出生）、事件的当事

人、过去时和现在时被融入同一场景，

进行交流对话，不留任何间隙，不留任

何痕迹，不做任何交代；这部戏的时空

是一种无缝“切入”、无缝“焊接”、无缝

“穿越”。这在传统戏曲里是没有的。

很多场面是非现实形态非现实逻辑的，

可是看戏时你又觉得极其自然，极其流

畅，极其真实。

最具创造性的是杏花那件老年时

穿的灰外套。全剧的时空自由多半是

由它来完成。一穿一甩，时空全变，立

刻进入新的人物和新的情境。最叫绝

的 也 是 最 巧 妙 的 是 开 场 第 一 次 的 用

法。像魔术，像川剧的变脸，外罩一脱，

一个美丽少女就变出来了。在我看来，

这是“面具”的最高超的化用。面具就

是戏剧，面具就是戏剧性。张曼君总是

会给我们带来绝活和惊喜。

“花儿本是心里的话，不唱还由不

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

个唱法。”秦腔现代戏《花儿声声》开场

这质朴粗犷、掷地有声的“花儿”，无论

是在银川的宁夏人民大会堂，还是北京

的长安大戏院，不仅深深地震撼着现场

的观众，而且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西部人的真爱，西部人的情怀，西部人

的执着，西部人的豪迈，借声声悦耳的

“花儿”，陶醉了我，也陶醉了观众。

“花儿”是宁夏人的歌声，更是宁夏

人的心声，是宁夏人直抒胸臆、表达情

感独有的样式，积淀着宁夏人世世代代

的心灵和情怀。西部的生活条件是艰

苦的，但西部人的精神是昂扬向上的，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

你”，西部人的情怀充盈着浪漫和豪迈。

秦腔《花儿声声》以“花儿”为主旋

律，以缺水与找水为主线索，讲述了一

段因缺水而整体搬迁的现实事件，演

绎 了 一 场 凄 美 而 感 人 肺 腑 的 情 感 故

事，塑造了一代“花儿王”杏花的形象：

对祖祖辈辈生活热土的难舍难分、与

两 个 优 秀 男 人 的 生 离 死 别 和 悲 欢 离

合、独特巧妙的艺术构思、酣畅淋漓的

秦腔旋律，风格鲜明的西部情怀、大起

大落的人物命运、追求真情的可爱性

格、戏剧情境的鲜明对比，使得本剧好

看、精彩、抓人、过瘾。

该剧是一出社会变迁与人物命运

的交响曲，是西部性格和人物心灵的史

诗剧。剧目深刻揭示了杏花、老五和

眼镜儿等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揭示了

人物赖以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有着厚

重的历史积淀、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

代的启迪意义。以缺水、找水为线索，

生动演绎了从自然的缺水到女人情感

的缺水——心灵情感的干旱，意寓“双

关”，寄托深刻。该剧深刻地启示我们，

社会要发展，历史的变迁是必然的，当

人类告别自己的过去之时，我们要尊重

历史、尊重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尊重人

的自由和发展，“文革”和“极左”思潮对

人性戕害的历史不可重演！

该剧有着独特的戏剧结构。全剧

站在当下，以老奶奶、傻良和小花讲述

的方式展开情节，让讲述人和剧中人跳

进跳出，巧妙运用中国戏曲时空转换灵

活的优势，撷取了几个典型时代的典

型场景，演绎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变

迁，让超越时空的两个男人与杏花展

开心灵对话。傻良形象的塑造和剧情

中的巧妙穿插，给凄美的人物命运和

艰辛的历史变迁抹上了几分幽默和喜

剧色彩，充分体现了西部人对生活的

执着、热爱和希望。

导演张曼君对剧目的内涵有着深

刻的理解和把握，并创造出非常切合故

事和人物表现的“有意味”的舞台形式，

以诗化、美化、戏曲化的手段展开故事

情节、组织戏剧冲突、揭示人物性格，舞

台调度和处理既井然有序、合乎情理，

又奇峰迭起、出人意料，产生了很好的

舞台效果。杏花在舞台上几次换装，雨

夜为“眼镜儿”送衣服等，都堪称神来之

笔。导演十分善于经过调动和激发演

员的潜力和创造力，充分突显了戏曲艺

术以表演为中心的无穷魅力。曼君这

些年执导的戏我几乎都看过，《花儿声

声》可说是给我印象最深、最为精彩、也

最为成熟的一部。多年来的舞台实践，

曼 君 已 经 形 成 了 自 己 鲜 明 的 导 演 风

格。曼君的戏很重视舞台形式的独创，

《花儿声声》应该说是内涵与形式契合

得最好的一部。

柳萍饰演的杏花带给了我对她刮

目相看的惊喜！记得 2003 年下半年西

部省区评选秦腔“四大名旦”，决赛的那

天我赶到西安，见证了柳萍等人的精彩

时刻。如果说当年的柳萍还只是初露

锋芒，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她舞台实践

的磨练和不懈的努力，变得愈加成熟精

彩起来。记得央视戏曲频道有一句“心

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广告词，我想

再补充一句，舞台有多大，演员的精彩

就能放到多大，潜力就能发挥到多大。

柳萍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艺术潜力的

优秀演员，《花儿声声》为她提供了超越

自我的广阔舞台。在该剧中，柳萍饰演

的人物从十几岁的大姑娘一直到老太

太，对歌、迎亲、解放、土改、找水、改造、

夜访、塌方、魂归、迁离，环环相扣，时间

跨度很大，但她的表演准确、贴切。她

对人物性格的生动表达，对舞台节奏的

精准掌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物不同

历史时段的性格特点，一个敢爱敢恨、

执着坚忍、丰厚独特、栩栩如生的杏花

形象立在了舞台。柳萍作为西部杰出

的表演艺术家，勇敢地挑起了宁夏秦腔

的一片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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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儿声声》有感
马 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一 曲 花 儿 久 绕 梁
刘锦云（中国剧协顾问）

秦腔《花儿声声》剧照

炽烈撩人 媚而不艳
赓续华（《中国戏剧》杂志社主编）

《花儿声声》是宁夏演艺集团秦

腔剧院成立后第一次亮剑，确实金

光闪闪。乍一看，《花儿声声》演绎

的是爱民惠民吊庄搬迁的故事，细

琢磨，则是主人公杏花性格命运发

展史，尤其是她丰富多姿的情感世

界 ，更 是 在《花 儿 声 声》中 神 采 飞

扬。炽烈撩人是“杏花”的特点，她

是“花儿王”，因“花儿”嫁给了老五，

唱“花儿”是她的生命状态，在“花

儿”中她忘乎所以，如醉如痴。杏花

心中，花儿是老五，老五是花儿。都

说心里有爱的人生活充实，杏花是

有奔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唱

花儿的老五迷恋上土地，痴迷于求

雨，杏花的一盆炭火无处存放。见

到知识分子“眼镜儿”，杏花大胆求

爱无果，止步在道德底线上。两个

男人的魂灵交替出现在杏花的梦境

里，犹如神话一般。男女恋情表达

得特纯粹，很美丽，令人神往。同样

的男女之情，有人表达得色情，有人

表达得浪漫，有人表达得淫荡，有人

表达得纯美。根脉在于创作者之品

味之追求之境界。编导的追求自不

待言，主演柳萍的气质起决定作用。

媚而不艳是柳萍的底色。她的

美在乎媚，风情万种，如梦如真，只

可意会，难以言传。柳萍扮演的杏

花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扭动曼妙身

姿，翩翩起舞，火辣奔放，

缠 绵 悱 恻 。 极 尽 表 演 之

能 事 。 与 柳 萍 交 往 过 的

朋友说她内心很干净，没

那 些 算 计 人 的 花 花 肠

子。你善待旁人，旁人自

然 不 提 防 你 。 大 大 咧 咧

的 西 北 女 子 自 有 一 副 豪

爽与率真，在酒桌上，能

饮 的 柳 萍 每 次 都 胳 肢 窝

下夹着酒瓶一杯一杯干，

常常喝高，一醉桌前。不

是柳萍好酒，她是让朋友

尽兴。想当年，为了李小

雄角逐梅花奖，柳萍忙前

忙 后 ，比 自 己 争 奖 还 上

心 。 侯 艳 二 次 参 赛 梅 花

奖擂台，柳萍不辞辛劳，尽心尽力，

得 尝 夙 愿 。 成 就 他 人 就 是 成 就 自

己。我以为，台上演戏与台下做人

是相通的。一个人的内心气质会不

自觉地作用在角色身上。柳萍饰演

的杏花情感炽烈，皆因她内心有火

一般的热情。她的那双媚眼深藏着

善良才动人。

柳萍有今天的高度，张曼君导

演功不可没。曼君在开掘演员潜力

上有独门秘诀，凡经张导调教过的演

员皆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曼君对舞

台样式和舞台节奏有独到的把握，尤

其是音乐修养甚佳，许多平常之景摇

身一变成为有韵律的审美景致。譬

如，《花儿声声》中农民分到土地西北

汉子纵情歌舞“这是我的土”，极富表

演张力；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女子们盆

接碗装盼水之舞，从水的渴望到爱的

渴望，层层递进，耐人寻味。

可以用“崛起”形容柳萍近年在

秦腔上的作为，记得 2001 年柳萍以

《武松杀嫂》和《月下来迟》实现宁夏

梅花奖零的突破，还略嫌青涩。谁

知，2007 年，她整出一台大戏《庄妃

与多儿衮》，让人眼前一亮。梅花奖

给了她自信。事隔五载，一出《花儿

声 声》横 空 出 世 。 十 年 三 个 台 阶 。

步步胜景。柳萍像一只美丽的天鹅

展翅在塞外江南，翱翔在神州长空！

看了《花儿声声》很是惊讶，作为中

国近代当代戏曲“百戏祖庭”的秦腔艺

术，有如此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生

命力，令人欣喜。这部现代戏取得了很

高的艺术成就，我简单谈两点感受：一

是柳萍的表演，二是张曼君的导演。

一，柳萍。听说过，没见过。但是

看了戏，方才领略了她高超的艺术创造

能力和演唱魅力。一般情况下我们常

用“唱做俱佳”来描述概括一个好演员，

但是这个词语对于柳萍来说，总觉得还

不够；她好像应该在唱做俱佳之上。唱

做俱佳似乎只是演唱功夫技术的水平

水准，在其之上应是艺术形象塑造的真

实性、生动性和准确性。柳萍做到了。

这出戏的开场有双重悬念：第一是，全

村都搬迁了，80 岁的老奶奶（杏花）不

搬，她一直背对观众就那么坐了很久，

观众推测她一定会有动作有戏；第二，

果然，“钉糟木头烂也不搬”，只半句唱，

响遏行云，韵味十足，四座皆惊；一个步

履 维 艰 的 老 太 太 正 面 出 现 在 我 们 面

前。稍顷，舞台上如变戏法一般，老太

太变成了一个花枝少女。这个少女火

辣野性、纯真妩媚、执着直率、风骚无

限、风情万种、勾人心魄——柳萍通过

她的身姿、步态、手法、表情、唱腔、台

词，在瞬间完成了一个老人向少女的转

变，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了一个西部少

女“花儿王”的独特的“这一个”的形象

塑造。这种艺术表现能力和人物塑造

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依我的看戏

经验，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艺

术家在同一部戏里，在同一个人物形象

身上（少女、少妇、奶奶），以闺门旦、花

旦、青衣、老旦 4 种行当应工；而且，每个

行当都扎实、熨帖、得体。柳萍是当今

戏曲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优秀艺术家。

二、张曼君。我对她的一个未必恰

当的感觉是，她是戏曲的“救世主”，她

是为戏曲现代戏而生的。戏曲现代戏，

舞蹈动作和程式动作一直是创作的难

点。但是，只要有了张曼君，难点就会

克服，奇迹就会出现。例如《十二月等

郎》中，她创造了大量的新的表现当代

生活的戏曲舞蹈动作：投票舞、家书舞、

灯笼舞、二胡舞，对现代戏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花儿声声》在导演方面的第一个

成就，是彻底的歌舞叙事，彻底的歌舞

化，彻底的程式化：如第一场的“吊庄

舞 ”、第 二 场 的“ 轿 子 舞 ”、老 五 的“ 马

舞”、野地洞房的“红绸舞”、第三场土改

“这是我的土”的群舞、第四场的“接雨

舞”、第五场下透雨后的“雨中舞”、第六

场工地抢险的“群舞”（群雕）等。流畅

贯穿，美轮美奂。

导演的第二个成就是创造了新的

戏剧时空观念。《花儿声声》的时空自由

与我们平时所说戏曲的时空自由不大

一样。这里隐含着导演的独创性。平

时我们说的时空自由，如一个圆场十万

八千里，一声梆子过了三更天。明显带

有某种暗示性说明性。《花儿声声》的时

空自由，比传统戏曲更彻底更大胆更富

创造性。这个戏用倒叙手法讲故事，由

傻良、小花、奶奶共同讲述。过去、现

在、家里、家外，随时进入、直接进入、穿

插交织，有时，不同的戏剧空间、不同的

事件空间合演一处；有时，讲述者（还没

出生）、事件的当事人、过去时和现在时

被融入同一场景，进行交流对话，不留

任何间隙，不留任何痕迹，不做任何交

代；这部戏的时空是一种无缝“切入”，无

缝“焊接”，无缝“穿越”。这在传统戏曲

里是没有的。很多场面是非现实形态非

现实逻辑的，可是看戏时你又觉得极其

自然，极其流畅，极其真实。

最具创造性的是杏花那件老年时

穿的灰外套。全剧的时空自由多半是

由它来完成。一穿一甩，时空全变，立

刻进入新的人物和新的情境。最叫绝

的 也 是 最 巧 妙 的 是 开 场 第 一 次 的 用

法。像魔术，像川剧的变脸，外罩一脱，

一个美丽少女就变出来了。在我看来，

这是“面具”的最高超的化用。面具就

是戏剧，面具就是戏剧性。张曼君总是

会给我们带来绝活和惊喜。

秦腔《花儿声声》剧照


